
自古以来，出来混的都有一套开场白。 刘备当年卖草
鞋， 无奈生意不景气。 有一天听隔壁卖耗子药的商贩叫
卖，终于参透了一个道理：出来混是要口号的。 自此，刘鞋
匠逢人第一句话便是： 吾本汉室宗亲， 乃中山靖王之后
也。 从那以后，果然吃得很开。

我听过最实用的开场白是 A 领导的，句式结构简单，
随意组合，可以拿下所有饭局。 下面为大家详细讲解： 陪
同 A 领导检查，接待单位竭尽所能准备好一桌酒宴，嘉宾
入座，佳肴摆毕，主人往往含情脉脉地望着 A 领导。 A 领
导见状，扫视一眼餐桌菜品，淡定地开场：“当年在 XX 饭
店的时候，YY 宴请，当时也吃过 ZZ，令我终身难忘，今儿
这桌菜又让我找到了当初的感觉……” 众人马上心领神
会，拍手叫好。 领导水平就是高，一段开场白既不失自己
的身份，又给足了主人面子。

我见过的最有威严的开场白是 B 领导的，居高临下，
气势磅礴， 令所有聆听者顶礼膜拜。 B 领导某次来到码
头，等待出海的船员站得整整齐齐，接受领导训话。 B 领
导扫视一眼群众，清嗓，气沉丹田：“各位船员弟兄们，我
的级别就相当于你们家乡的县长， 你们平时有谁见过县
长吗……”听完 B 领导的开场白，朴实的船员们立马肃然
起敬，拍手欢迎。 领导水平就是高，一段开场白顿时让基
层员工受宠若惊，心潮澎湃。

最有技术含量的开场白则是 C 领导的， 令人听了恍
若见到诸葛亮转世。 工作关系， 我常陪 C 领导赴海外考

察，每次出行收音机都是必备的，C 领导颇有外语功底，每
到一地必收听当地天气预报。 一次在外地，大清早 C 领导
便起床在酒店散步，驻地人员前来陪同，这时候 C 领导便
做沉思状，忧郁地说：我昨晚夜观天象，今日必有大雨，活
动取消吧……

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一段和领导媲美的开场白，虽
然我用得上开场白的场合并不多， 最多的是每日无奈地
在上报文件的左上角写上：尊敬的领导，冒号！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 年第 13 期 乾无古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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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仑, 原名蒋耀昆 ,1930 年 2 月出生于
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 1945 年
参加了八路军 , 那时他刚满 15

岁。 参军以后,由于岳仑歌儿唱得好,被分配到冀东十八分区宣传队当了一名宣传员。
1949 年 8 月初,湖南解放。 衡宝战役结束后,岳仑所在的部队进入湘桂边剿匪。 宣传队也随

部队驻祁阳,1950 年 5 月,海南岛解放。此时战士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迫切需要唱新歌。
同为音乐工作者的陆原和岳仑开始酝酿创作适合战士们唱的新歌。

陆原把在连队收集到的战士“枪杆诗”,改写出了“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
百姓”。岳仑闻此立即来了灵感。一天中午,他俩来到江边的文工队司务处,合计新
歌的事情。 岳仑突然心中迸发出激动的旋律,边唱边写出了“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陆原也激动起来 ,接着你一句我一句地修改 ,压缩 ,长
短搭配。第二段重复“我是一个兵”,加上“忠于祖国爱人民,战争考
验了我立场坚定 ”的内容 ,再加上熟悉的民间调式 ,一气呵
成。 这支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我是一个兵》的歌声很快
在祁阳城到处飞扬。

1951 年夏天, 在参加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文艺
汇演时 ,该曲获优秀节目奖。 1952 年 9 月 ,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文艺竞赛大会上 ,《我是
一个兵》获一等奖。 此时,这首歌已经
向全军传播了。 后来 ,这首歌又被
改编成雄壮的军乐曲。 同时 ,在苏
联、东欧和越南等国家和
地区均有出版。 （摘自《人
民政 协 报 》3.29 赵
永春/文）

《我是一个兵》作者是谁

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妻
子。 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梵高给我性
格，给我独特，而妻子则成全我一生的梦想，
平凡，善良，美。

———吴冠中
金手镯和红毛衣

1942 年，吴冠中从艺专毕业，到重庆沙
坪坝的一所大学任助教。 在这里，吴冠中认
识了他一生的情感归宿朱碧琴。 1946 年，他
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半年之后，有个全国范围的公费留学机
会，只有两个绘画的名额，吴冠中考中了。

临去法国之前，吴冠中特别想要一块手表，如果没有
手表在国外很不方便。对于新婚的他们来说，根本没有钱
买这种奢侈品。朱碧琴有一只金手镯，那是母亲送给女儿
的嫁妆，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吴冠中试探着对朱碧琴
说，想把这个金手镯卖了去买只手表。 但是，这不仅是母
亲送的纪念品，更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朱碧琴开始时有
点舍不得，但看到孩子气的丈夫为一块表整日愁眉苦脸，
心又软了。 几天后，她对吴冠中说：“这个手镯是真金的，
你拿去卖了买手表吧。 反正你走后，我就住到乡下去了，
也不需要戴这个。 ”吴冠中大受感动，他深知这手镯在妻
子心中的分量，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买一只一模一样
的手镯送给妻子。 这个愿望直到四十年后才实现……

手表有了， 朱碧琴又担心吴冠中在国外穿得太寒酸
受人排挤，她卖掉了自己的一件缎子夹袄，换了点紧俏的
毛线，紧赶慢赶，织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既可保平安，又能
保暖。大冬天，妻子身上穿的却是老太太们才穿的厚重棉
袄，吴冠中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想来妻子也正值青春年
华，却为了他不能尽情打扮，他的鼻子瞬时酸了。

爱你到落牙时候
上世纪 70 年代， 吴冠中被调到另一所美术学院，朱

碧琴调到了美术研究机构，因为“文革”的到来，他们随着

各自的单位到不同地区的农村劳动
改造。 有一段时期，两个人的劳动地
点相距 10 余里， 每周日被允许见上
一面。 每周相会的那天，要分开的时
候他们会相互送别，在半途的地方停
下来。 那里有几户农家，葡萄架掩着
土墙和拱门。吴冠中笑称这是他们的
十里长亭。

他的乐观，让妻子的心情也跟着
开朗起来。 在艰难的年代，他们还能
那么浪漫地想象。 后来，下放生活结

束返京时，吴冠中特意去画了那小小的农院，他特意让画
面里飞进了两只燕子，代表着他与妻子。

长年的劳作，加上作画的不规律，使吴冠中得了严重
的肝炎，总也治不好，同时他的痔疮又恶化，被病情折磨
得通宵失眠。看着丈夫如此难过，朱碧琴在临睡前总会摸
摸他的头说：“我这一摸，你就一定能睡着了。 ”可这慰藉
没能使吴冠中从肉体的病痛中解脱出来， 恶劣的病情一
拖几年。

有一天， 吴冠中听说， 他留学巴黎
时的老同学已经成了名画家，回国观光
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 这个消息 ，
给病中的他一个大大的打击，同时也激
起他的雄心和不甘 。 他不顾妻子的反
对 ， 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任性地不停画
画。 他坚持工作，说自己就是死，也要死
在画架前！

吴冠中的健康， 居然在忘我的作画
中一天天恢复， 医生都治不好的肝炎败
给了他的疯狂。 肝炎好转后，一位高明的
大夫动大手术治愈了他严重的痔疮隐
疾。 也是这一天，吴冠中和朱碧琴第一次
谈起了他的病情。 吴冠中将自己的担心

说了出来，他说：“我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年的冬天了。 ”朱
碧琴一听，眼泪在眼眶里晃了几圈，又强逼了回去，她故
意生气地说：“你胡扯什么，你怎么能先走呢？我还要等着
看你老得没牙的丑态呢。 ”

来世还要结连理
朱碧琴一辈子守着工作和家庭，照顾吴冠中几十年，

除了下放农村的年月， 几十年她没有离开北京去外地旅
游过。 当孩子们各自成家，子孙绕膝，她终于可以陪着吴
冠中一起四处写生，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时候的吴冠
中已经是个名家了，他们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镜头让周
围不少人羡慕。

1991 年的早春，朱碧琴突然病倒了，病情很严重，是
脑血栓。 自从朱碧琴病了之后，吴冠中就没办法作画了。
由于医院离家很远，他年事已高，来回搭公交，孩子们不
放心。他只能减少去医院的次数，没有妻子这个保护伞陪
在身边，他心里像猫抓般难受。 时不时地，他会偷偷地溜
出家门，坐上前往医院的公交车。

朱碧琴的病情后来发展到了老年痴呆症， 她时而清
醒，时而糊涂，过去的记忆几乎全没了，她唯
一记得的就是丈夫画画的事情。 吃饭的时候，
吴冠中一定要朱碧琴和他坐在同一张小桌
上，有她在身边，这房子才像一个完整的家。

吴冠中将他与妻子朱碧琴的故事， 写成
了一部作品《他和她》。 他最后写道：“她成了
婴儿。 ”他希望她永远是自己怀中的婴儿，那
么安静地在他身边待着，让他照顾她。 但是，
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他。2010 年 6 月，吴冠中
在北京走完了他 91 岁的人生。 妻子朱碧琴当
时不知道他的离世， 他曾说过：“你走在我的
前面，是你的福气。 ”但是他还是先
走了一步……

（摘自 《幸福·婚姻版 》2011 年
第 12 期 枫丹白鹭/文）

那人。

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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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妻子成全我一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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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

那年。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时任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
塞林格，至今清楚地记得 1962 年 2 月 6 日发生的一幕。 那
天早上， 肯尼迪把塞林格叫进办公室， 要他 “帮个小忙”
———给总统先生弄 1000 支古巴雪茄来， 而且必须在次日
早上完成。

“走出办公室时，我有点怀疑自己能否完成任务。 ”塞
林格坦言，“好在我本人也是古巴雪茄迷， 知道许多专卖
店，忙到深夜总算搞定了。 ”第二天上午 8 点，整整 1200 支
雪茄准时送到了肯尼迪面前。 他随即微笑着打开抽屉，拿

出一份长长的文件并在上面签名———这是一份禁止所有
古巴商品进入美国的法案，从此之后，古巴雪茄在美国成
了非法产品。

肯尼迪在任期内和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数度
交锋。 相比之下，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老烟枪”，尤其
爱抽手工卷制、口味适中的“乌普曼”雪茄。 这是古巴最老的
雪茄品牌。 肯尼迪的决策自然不会因为烟瘾而有所动摇。 然
而众所周知，其禁令的核心目的———推翻古巴政权，
至今未能实现。 （摘自《青年参考》2.24史春树/文）

肯 尼 迪 狂 买 古 巴 雪 茄有一年高
尔基出访意大
利,在一座小城
里看到一张海
报 , 上面写着 :
“今 天 剧 院 将
上演苏联大作
家高尔基的话
剧《敌人》,演出
后高尔基将亲
自登台与观众
见面。 ”高尔基
感到很吃惊,因
为没人知道他
已来到这座城

市。
为了搞个水落石出， 高尔基去了剧院

看演出。 剧终时，假冒的“高尔基”登台亮
相,只见他满脸笑容,频频向观众挥手致意。

观众离开剧院后, 高尔基走上舞台,跟
那位假冒者握了握手说:“你好,‘高尔基’先
生！ ”

一见到真的高尔基 , 假冒者着实大吃
一惊,不由得用手捂住脸,坐在了椅子上。 他稳定了
情绪之后,低声地说:“难道真的是您吗？ ”

高尔基平静地回答:“是我。 ”
假冒者深表歉意:“请原谅, 我应该向您解释清

楚。 ”
假冒者告诉高尔基 :“尽管过去我也努力演戏 ,

可得到的报酬很少。 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我找
了这个新角色,就是假冒您这位剧作者。 ”

高尔基又问:“是谁建议你假冒我的呢？ ”
假冒者回答道:“是饥饿。 现在您可以骂我一顿

了。 ”
高尔基大度地说:“为什么要骂你呢？ 如果假冒

能为你改善生活起点作用, 那我是非常高兴的。 不
过,我还是建议你尝试一下光明正大的公开模仿,走
出一条真善美的艺术之路。 ”

假冒者握着高尔基的手,激动地说:“谢谢您! 您
有像大海一样的宽广胸怀……”

后来,这位假冒者真成了一位颇受欢
迎的明星。 就连高尔基也认为,他的模仿
惟妙惟肖。 （摘自《新民晚报》 百川/文）

国民党将军抢坐飞机

那事。
淮 海 战 役

中 ，蒋军大势已
去。某日，陈官庄临时

机场上空飞来一架小型
教练机， 飞机给杜聿明送来

了迅速突围的命令，同时要接走
负伤的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 飞

行员彭拔臣送完命令，看着高吉人被抬进
机舱后，正准备起飞，却发现他的驾驶座位被
另一位军官占据了。

彭拔臣说：“教练机不能多带人，你占了我的位子，谁来开飞机？ ”
那位军官说：“老弟，将就一点，快起飞吧！”彭拔臣说：“这无法将就，请

你让开！ ”于是那位军官自报家门，说他是徐州“剿总”办公室主任、陆军中
将郭一予———“中将还不配坐飞机吗？还不够资格吗？反正我有坐飞机的资格，

谁能把我怎么样？要不，大家都不走好了！”这时，飞机外面的一些高级军官和家属
们开始大吵大闹，有的说要坐大家都可以坐，有的说管他是什么中将把他拉下来。 正争
吵不休的时候，解放军的炮弹打到机场来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心想再飞不走交不

了差，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中将的腿上，推动引擎起飞。 谁知有个倒霉的‘剿总’总务
处上校科长黄绍宽，挤在飞机的推进器旁边偏没有走开。 推进器一转动，他的手臂断了，腰上裹的
金条和银元也被打得满天飞舞，推进器也发生故障不动了。 解放军的大炮又打过来，一颗炮弹恰好

命中飞机左翼，机尾机脚都受了伤，再也飞不动了。那些瞎起哄的人一哄而散，机场上连警戒兵也跑光
了。那位瞎耍赖的中将也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高吉人因为跑不动在飞机上干喊救命。哎，太乱了！太不像话了！ ”

最终滞留在战场上并被俘虏的飞行员彭拔臣，事后一想起那个情景便怒不可遏。 （摘自《解放战争》 王树增/著）

权力易使人败坏 英语中有个词叫做“white lie”，谎言既为白
色，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 慈眉善目的圣诞老
人扛着一大堆礼物限时专送，仁心仁术的医生隐
瞒绝症患者的病情， 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
表。

当“white lie”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为的是全
体人民的利益， 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名
唤“noble lie”，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那是因
为它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大爱无疆，能激发和维
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有趣的是，时间过去 50 年，当大多数人都认
定所谓信念系统已濒于破产的时候，捷克哲学家
齐泽克却在 2010 年 5 月的上海， 讲述了另一个
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
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
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获得
礼物。 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
假装相信， 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
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 现在
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
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
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
起作用。 ”

齐泽克的意思是，所谓的高贵的谎言不必费
劲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
或相信的高贵的谎言，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
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
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才是高贵谎言本来面
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
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
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得赤裸裸，
信任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
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谎言不再承担造梦功
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空间里，
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装睡。

齐泽克的故事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
温情的场景：午后的幼儿园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
听见，阿姨在小床边巡视，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
吸，小心脏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时钟
滴滴答答地走，有些孩子没心没肺倒头便睡着了，有些孩
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当然，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
在装睡，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就时刻准备着从床
上一骨碌地爬起来……

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 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
吗？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
自己决定醒来。 （摘自《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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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 我认识的一位当地名演
员被一家酒店“诚聘”去做“形象大使”，开的
价码也过得去，全部工作就是陪酒店老总请
的政府官员和客户头头吃饭喝酒。 开头效果
似乎不错 ，当地媒体大肆鼓噪了一阵 ，各方
都觉得颇有面子。 但时间一长，各方就有了
不爽：演员固然是名演员，毕竟是老男人了，
官员和富翁见识一回也就足够了，再来若还
是见到这样一张旧菜单似的老男人脸，食欲
即便不受影响恐怕也提不起太大的兴趣；演
员本人则忽然发现 ，除了性别 、年龄的不同
和不用上床之外，自己跟“三陪小姐”其实没
有什么不同 ；酒店老总也渐渐觉得 ，名演员
越来越难伺候，不像开始那样随叫随到。

离开酒店后的名演员很痛心，把这次“自
取其辱”的经历当做一个深刻的人生教训教育

我这一类年轻人：一个人要保持尊严就千万不要受金钱
的诱惑。

我当时很认可他的话，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决
不要被工资和稿费之外的“聘金”之类左右自己的活
法。 但没想到，等到有一天，有个财政很富裕的文化
单位主动提出让我挂个名，他们支付相应的津贴，我
还是动了心。 若不是当地的财政部门认为那名义找
不到相关制度的依据无法付款， 我也许就重蹈那位
名演员的覆辙了—————虽然我不是他那样的名人 。
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有位哲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问
两个男人，如果有人出 100 元买你们的爱妻，你们是
否愿意，两个人都摇头。 他又问，如果出 100 万呢？ 其
中有一个点了头。他继续问道，100 亿呢？结果另一个
人也点了头。

上面说的是一个笑话， 但英国哲学家罗素好像
还真是这样想的，他说：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受
的诱惑太少。 如何面对诱惑， 真是人生的一个大课
题。

（摘自《经典杂文》2011 年第 11 期 陈世旭/文）

乾 隆 盛 世 的 贫 困公元 1793 年,也就是乾隆五
十八年夏天, 英国派出的第一个
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
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 他们相
信, 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
写的那样 ,黄金遍地 ,人人都身穿
绫罗绸缎。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
地, 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
贫困。 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
来到英使团的船上, 为英国人端
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
这些人“都如此消瘦”。 “在普通
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
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
夫喜洋洋的脸。 ”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
剩饭，都要千恩万谢。 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
的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

乾隆盛世的贫困，还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

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 总兵痛快地应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总兵的办法是派出

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使团成员巴
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 他们是我

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
伙了， 一个个双膝跪地，接
受询问 。 他们徒劳地哀告

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
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 总兵不为所
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

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英国人注
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
一天 “约有六便士的工资 ”，但是不给
回家的路费。 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
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 拉到一半往
往连夜逃跑。 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
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 出其不意
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

队。 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
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 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
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
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

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
白经历“乾隆盛世”。

（摘自《家庭百科报》）

我在读了 《坏领导 》一书后 ，才知道赤色高棉的某
个领导人 ，从前是个很斯文敏感 ，很爱好法国诗 ，很
受学生喜爱的教师 ； 当年被国际法庭以违反人道罪
判决的塞尔维亚领袖卡拉季奇 ， 原来是个心理治疗
师 ，还是个程度不错的诗人 ，还发起绿党 ，显示他很
关心生态环境问题 。

在知道了这些人物的过去后，我对人的善良邪恶已
觉得愈来愈难判断，那些后来十恶不赦的坏人，在他们
年轻的时候，原来也有过一段真好人的日子，他们的人
生一定在某个重要的阶段出现了分岔，然后就在岔路上
越走越偏，那么，改变他们人生的岔路是什么？

权力的确是个坏东西。 任何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
有一群攀龙附凤的追随者，他做了对的事，这群人就吹
捧造神，他做了不对的事，这群人就曲意庇护，最后整群
人就会成为一个只知有敌我，不再有是非的帮派。 当这
种帮派意识一旦形成，败坏就会往绝对化、极端化的方
向走去。 因为权力有着这种败坏的本质，所以任何人只
要涉及权力，都要格外警惕，权力欲和吗啡上瘾相同。当
一个人未发迹之前，他的善良本性尚存，他还知道什么
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但权力却一步步侵蚀掉这种可
做与不可做的边界线， 他已无法分清可做与不可做的
事，于是绝对的败坏遂告形成。

许多人都一定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所写
的《苍蝇王》，一群出身好家庭、上好学校的学生因飞机
失事而流落荒岛，这群学生为了集体管理的事，最先是

分派， 而后是斗争，最
后是无法无天地杀人。
原本纯洁的少年，当他
们的世界有了权力关
系，人性也跟着全都改
变了，权力之可怕由此
可见。前几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监狱模拟实验，
学生分成囚犯和狱卒等， 当狱卒的果然逐渐凶性大发，
这个实验紧急喊卡，不能再做下去。 狱卒的权力真的会
改变人性！

权力容易改变人性，使人败坏，但败坏的程度却在
各种社会不同。 有的社会，有权力的败坏人物顶多像克
林顿那样乱搞男女性关系，或者像尼克松一样，搞个滥
权的水门案，像罗德岛州一个市长希安西利用市长权力
向人勒索钱财，就已是不得了的大罪过。 有权力者虽然
都会败坏，各国对败坏的容许程度却不相同，进步的国
家由于制度及文化良好，有权力的人即使想做大坏事也
不可能，官僚机构不会给他机会，他做了坏事，法律及社
会也会把他抓出来。 权力使人败坏的程度，乃是对一个
国家及社会最大的考验。

因此， 我对高层官员腐败大案的判断和许多人不
一样， 我不会和别人一样用打落水狗的态度来谈此类
大案，我关心的是：高层官员都曾经是好人 ，他们在有
了权力后为什么愈变愈坏？ 他们变坏的过程才是我想
知道的。 （摘自《南风窗》2012 年 9 期 南方朔/文）


